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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张国焘不予理会

陈昌浩说，旷军长，你这不是长敌人志气、灭
自己的威风么？红军应该是一支钢铁军队，什么
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照你这样瞻前顾后的，还
能有什么作为呢？再说，国焘同志是代表党中央
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们都要竭尽全力支持他，而
不能遇事这样推三阻四。

沈泽民也支持张国焘，他完全相信这个
计划是经过了认真考虑，而不是一时的随心所
欲。他说，革命，是干出来的，畏首畏尾可不行。
不就是出潜太、占安庆，继而才威逼南京么？当
年的太平军，不就打到南京去了嘛？不要小看了
红四军。

旷继勋说，太平军是后来成了气候才攻打
南京的，我丝毫也不怀疑将来我们会有那么一
天，可是现在……为时还早。

好了，张国焘不耐烦地一摆手，决定了这件
事情。曾中生还想说话，张国焘却傲慢地表示：我
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这件事，由我
个人对中央负责。

曾中生生气地顶撞张国焘，他说，事情重
大，关系到军队的前途，关系到鄂豫皖苏区的安
危，这个责，你负得起吗？我看你这完全是不负
责任！
张国焘不予理会。第二天，旷继勋就被免去

了职务，徐向前接替了红四军军长。
旷继勋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

贫寒，为有口饭吃，投奔旧军营，入伍当兵，因智
勇过人，几年工夫，就升任营长、团长。但他看不
惯旧军营里的腐败和上级欺压下级的作风，在
他任团长期间，接触到了共产党，如梦初醒，感
到这才是他所要追随的理想，于是毫不犹豫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提升为旅长，并
拥有少将军衔。他所处的是军阀拥兵自雄的年
代，一个旅长完全具备裂土自封、称霸一方的能
力，继而借此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可旷继勋却
反其道而行之，于 !"#"年率全旅 $%%%多官兵
起义，成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可惜那次
起义最终没有成功，但旷继勋追随党的决心不

变，!"&%年被派到鄂豫皖，和曾中生、许
继慎、徐向前一起，创建了鄂豫皖苏区。
而张国焘却刚愎自用，他认为他就是主
义，他就是真理。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曾中生和
徐向前只有率红十、十一、十二师主
力五个兵团出发了，并一举攻下了英

山。按计划，下一步便是越潜（山）太（湖），进
军安庆。

英山城内，曾中生和徐向前展开地图，这
两个同样都是出自黄埔军校的人，想再一次以他
们独有的军事眼光，仔细研究一下攻打安庆这个
计划实施的可行性。
英山，距安庆 $%%多里地，中间全是白区，敌

人布防两个多旅，一旦接上火，即使敌人不再增
兵，对付起来都相当艰难。何况，敌人不可能孤军
支撑。而红四军长途跋涉，毫无后方依托，再留下
一个团守英山，实际出征的就不足五个兵团，任
你再怎么英勇顽强，经得起磨砺，待一路打到安
庆，还能剩下多大力量发得起足以震动南京的大
反攻？
徐向前和曾中生面面相觑。一想到红四军进

军安庆将会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曾中生抑制不住
热血沸腾起来。他不是要和张国焘过不去，可红
军的损失，就是党的损失，工农的损失，革命的损
失。红军是鄂豫皖苏区得以存在壮大的保障，军
长旷继勋已经为此被撤去了职务，付出了代价，
他曾中生面对难题，又将如何处置？这一夜，曾中
生彻夜无眠。

他是红四军政委，作为指挥员，他有指挥作
战权。而同时，他更有责任保存军队实力，不去作
无谓的冒险。过去，他不了解张国焘，但通过短短
的接触，他发现要想说服张国焘，简直不可能，那
么现在，该怎么办呢？然而，从英山指向蕲春、黄
梅和广济，路途相对要短，只有 #$%里地，最为有
利的是，这一带基本都是老区，群众基础好，敌人
的把守相对空虚，占住了天时、地利、人和。在这
条线上，红军一样可以尽可能地把动静闹大，敌
人不可能置之不理，必回师以对，那样的话，也在
一定意义上援助了中央苏区。
曾中生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南下蕲、黄、广比

出潜太占安庆有更多的优势，于是他干脆把心一
横，以保实力为上。第二天，曾中生又征求了徐向
前的意见，徐向前的态度是明朗而积极的，为什
么放着生路不走，偏偏要去走死路？这也促使曾
中生果断地下了决心：兵发蕲、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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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两人的头上已被套上了麻袋

于是两人就在一个清晨悄悄地离开了镇子，
革命者把他的女儿留在了那户人家，因为他知道
他们会收养她，把她当作亲生女儿那般抚养长大，
而他这辈子早就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自己的信
仰。他发誓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会去找女
儿，把一切都告诉她。家根，你能明白当时那个革
命者的心情吗？
武家根点了点头，说道，我能，当生命

和信仰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时候，我会选
择信仰，因为没有了信仰的生命如同行尸
走肉一般。
是啊，如今你也成了一个革命者了。

赵火看着他说道。武家根知道自从他宣誓
入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性命交给了信
仰。他问道，赵叔，你刚才说的那个革命者
是谁？那个年轻人又是谁呢？
赵火笑了笑，他正要回答武家根，屋

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赵火起身打开了
房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只听年轻人
说道，赵火同志，接你去码头的车已经停
在外面了。
赵火说，好，我马上就来。赵火转身回

到了屋内，他拎起了皮箱，对武家根说道，
家根，我得先走了，今晚的船去广州。
武家根说道，赵叔，你一路保重，等你回来我

们再聊吧。赵火点着头，说道，家根，你要记住，无
论遇到多么心烦多么痛苦的事情都不要泄气，你
要勇敢地面对它解决它，因为，人的一生会经历很
多的事情。
武家根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赵叔。说着，

两人便一同往屋外走去。
赵火登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轿车，车子很快

便驶离了，消失在了浓浓的夜色之中。
武家根回想起适才赵火与他说过的那番话，

原来在赵叔的人生里也有着兄弟情深呵，他的心
情不知缘何比先前平静了不少。

李少杰和方心雨约好了一起到商务印书馆
来印些组织上需要的传单。结束之后，他们去《妇
女杂志》编辑部找了夏秋莲。夏秋莲对于两人的
忽然到访感到欣喜，也稍稍驱赶掉了她心中的不
快，三人商量下来决定一同找个饭馆解决晚饭的
问题。
他们出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便往泥城桥的

方向走去。方心雨突发奇想地要去桥上欣赏那苏
州河中夕照小舟映晚霞，两岸柳丝蘸水绿。夏秋

莲拍着手连连说“好”，她也正好想去散散心。方
心雨在路过一家点心店的时候站下了，她说这
里的萝卜丝饼很好吃，要进去买两个当作明天
的早点。可惜李少杰和夏秋莲对萝卜丝饼没有
什么偏爱。方心雨看了看排队买点心的人，便让
他们不用陪自己等着了，可以先去泥城桥上走
走，自己一会儿就到。李少杰和夏秋莲就先行离

开了。
过了一会儿，当方心雨拎着点心走

上了泥城桥，却偏偏没有瞧见李少杰和
夏秋莲的人影。她四处张望着，突然她的
目光定格在桥下的岸边，只见五六名高
大的汉子将李少杰和夏秋莲连推带搡地
上了停泊在岸边的小船！更令她吃惊的
是，两人的头上已被套上了麻袋，他们在
拼命地挣扎，可如何敌得过几名彪形大汉
的臂力。

方心雨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她连
手中的点心掉落到了地上都没有意识
到。她赶紧跑下桥去，等她奔到岸边的
时候，那小船已经划到了江心，岸边簇
拥着一群看热闹的人。方心雨着急得连
眼泪都流了下来，她大叫道，快救人啊，
求求你们快救救他们！这时，身旁的一名

老者说道，姑娘，此事不宜多管。我们刚才就想去
叫警察了，可那些从船上跳下来的大汉言道，他
们是奉了家里老爷之命，前往上海来捉少爷回家
成亲的，那少爷是从乡下逃婚而来，此乃家事，让
我们少管。
周边上的人在不住地点头，七嘴八舌地说现

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孝，家里安排了亲事也敢逃
婚，这放在以前可是大逆不道啊。只说了几句话
的功夫，人群便渐次散去了。留下了方心雨着急
得双脚乱跳，她眼见着那船越行越远，最终成了
江面上的一个小黑点，她一时间没了主意，不知
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愣愣地望着江面，忽然一个
转身便往回跑。
方心雨在拼命地往“德泽坊”跑。她此时只有

一个念头，那便是去找武家根张小海他们。她就
这样一路跑进了弄堂。后来，当她再回想起这件
事的时候，她暗暗觉得好笑，当时自己竟然忘记
了叫辆黄包车，若是那样的话，她还能更快地到
达弄堂。她跑上武家根的阁楼时，人已经累得快
要趴下了，她抬手用力地拍打着房门，幸好武家
根和张小海都在屋内，他们打开房门后目瞪口呆
地看着她。武家根问道，方心雨？你怎么了？


